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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的气候真是反常，入冬以来，连一场雨都

没有下。虽然有几次阴云笼罩，但是雨始终没有落
下来。突然刮起的大风，给整个灰蒙蒙的城市增加
了几分萧杀之气。
早上天不亮，突然下起了小雨。谚语讲：“鸡鸣

雨，下四指。”早晨的雨下不大，天一亮，果然雨停
了。我起来洗漱，看到梅支书发来的微信，说梅家
湾和刘湾这两个村顺利通过了第三方评估验收。
这令我这个跟踪扶贫两年的驻村干部心里甚为宽
慰。我突然想起了梅家湾村梅萱支书和我的约定。
今年初，村里的扶贫工作还是漏洞百出，有好几家
的家庭收入数据错了改，改了又错。真是按下葫芦
浮起瓢，令她十分担忧，心里一点儿也没有信心。
我就鼓励她，从心理上给她打气。她就说要是年底
顺利脱贫，她私下请我喝一场大酒。现在顺利脱
贫，我何不去找她庆祝庆祝呢？自己也好下乡放松
一下。

想到此，我便拨通了梅支书的电话，电话里，
她一下子恢复了两年前认识她时那样的爽朗，声
音大得令我耳朵发痒：“王主任！你的电话来得真
是时候！我正要找你呢。”

我把手机离开耳朵远一点，问她：“找我啥事？
好事坏事呀？”
“好事坏事都有。”
“那先说好事吧。”
“好事就是省里正式出了结论，梅家湾扶贫任

务顺利完成，脱贫达标。”
“那坏事呢？”
“坏事呀，其实也不算啥坏事。你先过来呗！过

来我仔细和你汇报嘛。”说完，就挂了电话。
这个女人，真是一个性格特别的人！
放下电话，我就找了两个纸箱放在车后面，爱

人从屋里探出头来，扔给我一句话：“你又去梅家
湾是吧？帮我带点青菜回来。”

我应了一声，就驱车出发去梅家湾。
一路上，我满腹疑虑，心想这梅家湾又发生了

啥事儿呢？难道是她爱人要和她摊牌了？心里想东
想西，一走神，车子差一点就擦到道旁树。我打一
个急转向把车子扭转到正路上，一路上不敢再分
神。

到了梅家湾村委会，梅支书已经又站在院子
里等我了。我停好车下车问她：“我说你咋知道我
要到了呢？”
“嗐！都一起工作两年了。”她一边说一边往屋

里走，也不回头看我。
进屋后，我有点迫不及待，就问她：“说吧，有

啥坏事？”
“也不算坏事吧。那个新党员梅长青，你还记

得吧？”
“记得呀，他咋啦？”
梅支书倒了一杯开水，又往杯子里放一撮儿

茶叶递给我，接着说道：“他呀，上个星期被检查出
来胃癌。还是晚期。”

我一听这话，突然想起前几天省里扶贫办的
一个新提法：因病返贫。农村有一部分家庭，本来
日子过得还算可以，靠几亩地种麦种玉米，一年两
季，再种点淮山等经济作物，一年下来，也有几千
块的收入，基本生活和孩子读书上学还是没多大
问题。可是突然家里出一个病人，无论是多发的癌
症，还是糖尿病冠心病什么的，基本上就一下子陷
入贫困，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报销一半左右，
可是比起来动辄几万十几万的医疗费，对一个农
村家庭来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于是我就问道：
“那不是要花很多钱？唉！这真是遭罪呀！”

“就是呀！这个梅长青，这几年日子越过越穷，
我经常见他咸菜就着馍吃，也算一顿饭。你说这咸
菜吃多了，还不得胃癌？你说他也没少挣钱，前几
年去南方打工，应该挣到一些钱，这几年跟着装潢
公司干活，一年也能整个两三万。这钱都去哪里
啦？”
“不会是个守财奴，把钱都藏起来了吧？”
“谁知道呢！你说这事儿弄的，这农村想真正

脱贫，我看是真难！就算国家努力扶贫两年，脱了
贫，这一生病，马上就又陷入贫困，要从根本上解

决农村贫困问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你看这
样好不好？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梅支书一口气
喝干了自己杯子里的水，对我说。

我也着急了解梅长青的情况，就和梅支书去
院子里，上了车。

二

车子开到梅长青家门口，几个十来岁的孩子
在路上跳绳，见我们车子来了，赶快躲开。
我们推门进去，院子里静悄悄的，干枯的杨树

叶子在地上积了一层，两棵高大的杨树上稀稀疏
疏地挂着几片黄叶。突然一只乌鸦“嘎—嘎—”几
声从树上飞走了。
梅支书走进屋里，喊道：“有人吗？”
连喊几声，过了半天，梅长青的爱人才从屋里

出来：“支书你们咋来了？快来坐。”
说完，她就去搬一把木椅子，梅支书阻止了

她：“不坐不坐！你别搬！长青哥哩？在哪屋？”
她突然脸色暗了下来：“在西屋里，前天突然

非要求把他转去西屋。”
我们跟着她，一边从堂屋走去西屋，一边问

她：“堂屋里怎么啦？”
她低着头只顾走路，也不说话。突然又停下脚

步，面无表情地说：“唉！他怕死在堂屋，堂屋里还
要娶儿媳妇。”

说完，就抽泣起来，梅支书就劝她：“净瞎说，
哪有那么容易死！你看那老奎，癌症几年了，都还
没死。”
“唉！支书你是不知道啊！医院里检查了一个

多月，就叫他回家保守治疗，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
法治疗，在医院也是白花钱。拉回来后一会儿精神
好点，还能在床帮上坐坐，疼起来躺在床上直哆
嗦。”

接着，她擦了擦眼泪，又说道：“走吧！去看看
吧，见一眼少一眼。”

我们跟着她进了西屋，看到长青闭着眼躺在
床上，面色蜡黄，消瘦得不成人样儿。他爱人走上
前去推了推：“梅支书和王主任来看你了，梅支书
和王主任来看你了。”

梅长青睁开了眼睛，转过脸来，嘴唇动了动，
声音很微弱地说：“你们来啦？”
说完，试图挣扎着坐起来，他爱人把胳膊伸进

他的身子下面，把他扶起来坐着，背部靠在墙上，
又往背后垫了一个枕头，梅长青这才勉强坐着。喘
了一会儿气，又开口说话：“唉！你看，我这命，咋恁
赖呀！”

歇了一下子，又说：“孩子还没结婚，你说这咋
弄呀？”
我上前去安慰他：“你别担心，现在得这种病

的人多了，已经不是啥稀罕的病了，慢慢治，说不
定能治好。”

他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便闭上了眼，不再
说话，只是喘气。他爱人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问
他：“累不累？躺下来吧？”
他还是不睁眼，也不说话。他爱人抄了一条长

凳子，叫我们坐下来：“这几天也不想吃东西，熬的
中药吃了又吐了。身子弱哩很。”

我和梅支书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劝她好好
照顾着，自己也要注意身体。突然，梅长青又睁开
了眼睛，看了梅支书一眼，似乎有话说。梅支书凑
上前去，问他：“长青哥，你有话就说，我在哩。”
他又朝爱人使了个眼色，他爱人也靠近前来。

他先对爱人说：“你先出去一下，我和支书说句
话。”
他爱人不知道他要说啥，只得出去，我也正要

出去，他又提高了声音说：“王主任你也听听，我有
点事想请政府帮忙。”

听此言，我也就留了下来，听他说。
他平静了一下喘气，用手指着梅支书说道：

“我一辈子没求过人，今儿个我想求支书和王主任
一个事儿。”
梅支书和我都往前凑了凑：“你说，有啥事你

说。我们听着呢。”
梅长青可能坐累了，他用双手勉强撑起自己

的身子，调整了一下坐姿，接着说道：“我外面还有

一个小孩。”
他这一句有气无力的话，如同一个炸弹，令我

和梅支书心里都大吃一惊，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无
论如何也没法把眼前面黄肌瘦的梅长青和婚外生
子联系到一起。但是接下来的话，印证了这是一个
事实。
“我在安徽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每隔三个

月，我都要给她汇一点钱，供她读书，生活。春雷他
妈不知道这事儿，按说我都这样了，给她知道又咋
哩！可是我怕对孩子有啥影响。估计也没几天活头
了，我不能断了孩子的钱，不然她就没法生活，没
法读书。”说到这里，他用力咳嗽了一阵子。我递给
他一杯水，他喝了一口，又给了我。然后接着说：
“我这几年也没有积攒住几个钱，这一生病，又欠
了一屁股债。这个月是委托深圳的一个朋友汇款，
我以前打工时，在他那里投了两万块钱，一开始他
的饭店没赚到钱，我收不回来。后来他生意越做越
好，就感谢我没有在他困难时逼他要钱。我想着以
后有困难时他可以帮我，所以我后来也没找他要
回投资，只分了一次红。这个月我和他说了我的情
况，他就替我汇款。我怕我死后他有变卦，所以请
你帮我跑一趟，去把钱连本带利收回来，放村委
会，以后定期帮我汇款给孩子。”
说完，他拿出来准备好的一张信纸，上面有他

签好的名字，写好了委托梅支书去找他朋友收钱，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张树辉老友你好！
我是梅长青，感谢替我汇款。我的病估计没得

治了，也活不了几天了，汇款的事也不能老是麻烦
你。所以，我委托我们村梅支书去找你，把我的钱
拿回来，那是孩子的生活费，保命钱，请你一定给
我办了。我死了也就闭眼了。

再次感谢我们多年来的朋友之情。
梅长青

2017年 11月 20日
他把信交给梅支书后，又要回来，从枕头底下

摸出一支笔，在信纸背后写下了孩子的名字和身
份证号码，又写了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就歪过头
去，闭上眼睛，一副很疲劳的样子。梅支书怕梅长
青的爱人看到，就把信收好了，转身对我说：“我们
走吧，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说完，我们便出了西屋，不见梅长青的爱人。
我们便去堂屋，找到梅长青的爱人，和她说刚才梅
长青有些村委会的手续要我们办，然后就道了别
回村委会。
一路上，梅支书和我商量着，这事儿还不能让

其他人知道了，免得传到梅长青家人耳朵里。最
后，决定星期天就去深圳找人办这件事。

三

星期天的早晨，突然又下起了小雨，加上西
北风一吹，天气就有些冷飕飕的。我和梅支书上
了高铁，才感觉暖和一些。

一路无话，到了深圳。按照梅长青提供的地
址和联系电话，很顺利地找到了张树辉。他经营
着一家有三层楼的湘菜馆，看起来做得相当不
错。

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一边夸梅长青是一个好
人，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为梅长青的病很是惋
惜。一边顺利地把手续办了，把钱存到了梅支书
的卡上。然后我们一起吃饭。

菜上来了，一边吃饭，这个张树辉一边给我
们讲述了梅长青在深圳的那段日子的情况，也揭
开了他在安徽的孩子的身世：“这个梅长青真是
一个好人。当时我俩都在深圳富士康公司打工，
他是组长，我归他管。第一年底，他跟我说不想
再过农村的穷日子了，想弄点什么赚钱快的门
路。刚好我也正有此意，我表哥开了一家加盟的
湘菜馆，我俩就投了钱到我表哥的饭店里。哪知
道我表哥的饭店一年也没赚到钱。梅长青在富
士康干了一年半，就辞职回去，临走找我要钱，
我找我表哥，表哥的饭店经营得很困难，拿不出
钱来。梅长青只好先回去了，等第二年我表哥的
生意好起来，赚到钱了，我打电话给梅长青，要
还他钱，他不要，只要了一次分红。剩下的都留

在饭店，说以后他要留给安徽那个孩子做生活费
用。后来我自己独立开了一个分店，也赚到钱
了，再打电话给梅长青，还不要。”

我有点急于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些关于孩子
的事，就问他：“那你知道安徽那个孩子是咋回
事儿吗？方便告诉我们吗？”
“知道，当然知道。我还和他一起去过一趟

安徽呢。这孩子是捡来的，是我们在富士康打工
最后那一年底在深圳的大街上捡到的。”

听他这话，我和梅支书都更加吃惊：“捡来
的？不是他的孩子啊？”
“不是，肯定不是啦。那一天是星期天，我俩

一起在大街上转悠，遇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一岁
多的孩子在路边讨饭，我俩都给了五块钱。等我
们转身要走时，那孩子突然大哭起来，我俩转身
去看，那孩子突然又不哭了，看着她那满含泪水
的大眼睛，我俩都觉得很心疼。于是又蹲下来向
孩子妈妈询问情况，原来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在深
圳打工，后来孩子爸爸得了癌症，钱花光了人也
没治好，老家也是穷得没有办法生活。有人就告
诉她可以带孩子在深圳乞讨，丈夫死了，孩子又
小，肯定能招人可怜。我俩当时既生气孩子的妈
妈拿孩子乞讨，又可怜她们，就想了一个主意：
回去厂里发动大家捐款。我们找到工会，工会说
出来乞讨的人太多了，并且真假难辨，工会不牵
头管这事。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心里和
这事杠上了。找工会没门儿，梅长青就自己牵
头，号召大家捐款。拍了照片，写了情况说明，经
过苦口婆心的宣传，还真捐了几千块钱。我们把
钱送到孩子的住处，并且告诉孩子的妈妈不要带
孩子出来乞讨了，以免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心理阴
影。那孩子的妈妈拿了钱，说了很多感激的话，
这才带着孩子回去安徽老家。”

张树辉喝了一大口茶，接着说：“后来没过半
年，我们又在老地方见到了那个孩子，不过身边
不是妈妈，而是奶奶，这下子可把梅长青气坏
了，直接跑过去质问是咋回事儿，当初答应得好
好的不再带孩子出来乞讨，现在又出来乞讨，还
带着奶奶来，这不是利用我们的同情心吗？可
是，问出来的结果让我俩都感到意外，原来这孩
子的妈妈回去后也没有什么赚钱门路，但是为了
遵守不再出来乞讨的承诺，自己也不想再出去乞
讨丢人现眼，就去找家乡的血贩子卖血来养活孩
子。谁知道人穷了运气也差，居然染上了艾滋
病，在一次反复发烧去医院看病时，被医院检查
出来后送去艾滋病康复区限制外出，孩子只能交
给奶奶带。去康复区之前，孩子的妈妈把梅长青
捐助的事儿和奶奶说了，叫奶奶去深圳找梅长
青，这才出现奶奶带着孩子在老地方等我们的一
幕。孩子的奶奶知道是梅长青，便扑通一下子给
我们跪下了，要梅长青好人做到底，帮她们想想
办法，又说让孩子认梅长青做干爹。这可把梅长
青吓坏了，一个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奶奶给自己下
跪，这不是折磨人嘛！梅长青自己也是农村出来
打工的，哪有那么多钱呢？但是，他想来想去，总
是放不下孩子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最后，还是答
应了孩子的奶奶。第二天是星期天，梅长青自己
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还有我的一千块钱，送孩子
和奶奶回了安徽农村。到了安徽，安顿好孩子，
并且答应三个月会汇款给她们做生活费，这才回
来深圳。”

说到这里，张树辉去了一趟厕所，回来接着
说：“一开始梅长青只是暂时答应下来，回来深圳
找大家想办法帮助，后来其他人都不愿意再捐钱，
就只剩下梅长青一个人负担孩子的生活费，也成
了孩子的干爹。”

我和梅支书听完张树辉的介绍，也没心思再
吃饭，都陷入沉思。最后，还是张树辉三番五次劝
酒劝菜，我们这才又吃了一点，便匆匆道别，准备
回去。

出了饭店门口，临分手时，张树辉又对我们
说：“我多存了一万块钱给你们，算是一点心意。他
这种好人，遇到谁，都会帮一把的。”我们只好再次
道了谢，离开了饭店。

南方冬天午后的阳光明媚，太阳照在街边两
旁的榕树上，散发着清新和甜美的气息。

作者简介
崔加荣 男，1973年出生于河南省沈丘县。现居广东惠州，惠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博罗县影视和戏剧家协会副会长，园洲诗词协会常务副会长。
1998年开始创作，擅长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现代诗歌。在国家级、省、市报刊发

表作品上百篇，著有小说集《又见槐花开》和诗集《花开四季》《在路上》等。
创作观点 一个作家作品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主张文章言之有物，情有所

发。无论小说或者诗歌，都要令情感和思想落地，令作品中的意象回归到生活和大自
然的具象之中。这样的文章才是具有立体感，才是摸得着看得到的，感情和思想才是
饱满有血有肉的生命。

一个出生在北方农村又长期漂泊在南方的汉子，乡土是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源
泉，骨子里有着对故乡和农村褪不去的浓厚感情，长期关注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绝
大多数作品里都有浓厚的乡野气息和普通老百姓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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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加荣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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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蝉声
顺着风口穿透了空间
她额头的汗珠掉在胳膊上
里面映射着夏收的成色

平房屋顶上晾晒的麦子
田里刚刚破土的青苗
或者正在被改变的命运
都是她经年的意象

突然谈起越来越热的天气
突然谈起进城
突然谈起儿子是一个诗人
她和她的土地就被推到了风口

从早晨到傍晚，我都想象着
你额头上的汗珠
日头总想趁着这个季节
在人间多待一会儿

杨柳拂过堤岸

一簇四叶草躲过树影
微风从葱郁的柳叶间滑过
一对蜻蜓在水面打闹

太阳在头顶燃烧
多像你夜晚的目光

而聒噪的蛭蟟
又多像月台那噪杂的人们
乌云时而在头顶奔跑
时而把天空的边缘压得很低
有人把晾晒的衣服收回屋里
有人从银行里走出来

日头总想在人间多呆一会儿
我多么不愿意
赶在这个热火朝天的夏季
把一只老虎关进笼子里

阳光湿漉漉地
透露着些许夏日的凉意

微风掠过栀子花丛

袖筒里有了些香味儿
窗台的黄莺儿朝我转着眼珠
多像一个人的眼神

一提到那个眼神儿
风就吹开了我的衣襟
葡萄粒儿开始泛紫色
“哥哥，我想吃黑葡萄”

面对一簇开得奢侈的太阳花
我摁住了身体的颤栗
挪开土里一块石头
黄嫩的芽叶便在心里伸展开来

风口

夏日

在这个清晨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